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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音乐”歌词中的文化符号解读

■ 叶舒阳

（山东大学，济南，250100）

［摘 要］“古风音乐”是 21世纪新出现的一种以古朴、典雅为主要艺术特色的音乐风格。在语言上，“古风音乐”大量化用古代诗词

歌赋和历史典故，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可以尝试以符号学为视

角，以符号的生成机制为标准，列举古风音乐的歌词中几类典型的文化符号（动物、植物、地名、天象、器物、食物、节庆），

并结合实例对其文化内涵逐一进行解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从符号“理据性”分类和文化审美心理等两个维度，还可以探

讨古风音乐歌词符号选择的心理机制。从文化符号的生产、消费与传播机制看，古风音乐歌词中诸多带有中国元素、古典

色彩的文化符号，是当前其文化生产链条中最具核心性质的环节。

［关键词］古风音乐歌词 文化符号 符号生成 符号选择 符号解读

“古风音乐”是继著名作词者方文山开创“中国风音

乐”之后，于 2004 年开始兴起于“华语乐坛”的“新生

代”音乐形式。① 它以董贞、心然、HITA、小曲儿、“墨

明棋妙”团队等音乐人的原创音乐作品为代表，将中国

传统音乐元素与当代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其歌词文本

大量化用中华历史典故和传统诗词歌赋，呈现出古典雅

致、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其曲调或唯美抒情，或悠扬

婉转，注重旋律和节奏所传达的意境，具有很强的故事

性和画面感。而中央电视台 2014年“春晚”选中的节目

《卷珠帘》以及2015年“春晚”上的《蜀绣》，更是为这一

独特的音乐形式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我们认为，“古风音乐”的兴盛并非偶然。从受众对

传统语言文化的艺术化追求的角度看，当今生活节奏加

快，许多人更迫切地需要一方心灵净土，所以中华传统

文化便成了他们感怀经典、追寻古朴情愫的桃源。然

而，中国古典文化体系浩如烟海，如何将这些民族之根

以流行音乐的形式发扬光大，以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式

进一步散播和传承，也是流行音乐创作者与传播者们相

当关注的课题。当前的“古风音乐”正是因为较好地处

理了“雅”与“俗”的关系，运用了独特的“文化符号”

对古代诗词歌赋进行了艺术加工，才站在了古与今的一

个交汇点上，以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身姿出现的。自然，

它也大大满足了受众对传统文化的艺术向往，使“雅”

语言、“雅”文化更好地走进今天的大众日常生活。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古风音乐”歌词中含有中国传

统元素、古典意蕴的文化符号，其资料来源于笔者自行

收集的近百首古风歌曲歌词文本。

① 参见欧阳国婷、李雅欣《古风流行歌曲歌词的艺术特点》，载《文
学教育》2015年第5期，第52-53页。

叶舒阳，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对外汉语专业2016级硕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与汉语教学、语言与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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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歌词文本承载着表情达意

的功能，是歌曲思想情感的重要外在体

现。不过，在流行乐坛歌词创作成果丰富

的同时，学界的歌词研究却仍然不多，已有

的成果也多移用诗歌研究、音乐形态研究

的框架，更为独立的理论框架依然不足。

四川大学在这方面有一些积极的尝试和探

索，该校中文系的“歌词学”课程面向全校

师生开放，文学院教授陆正兰已出版了几

部关于歌词艺术和流行音乐的专著，其中

《歌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

版）一书将歌词研究分为歌词文体学（内

部）和歌词文化学（外部）两大部分，前者

包括歌词的语言、结构、音乐性和体类等要

素，后者包括歌词的受众、创作和传播等问

题。本文的研究将参照该体系，以符号学为视角，力图

兼顾歌词文体学和歌词文化学两个研究领域。

关于符号学，笔者还需说明一点。总体来看，虽然

学界对流行歌曲研究已久，但有关“古风音乐”的论文

近几年才开始逐渐增多，且大都着眼于古风音乐的定

义、来源、创作特点以及文化内涵等方面，尚鲜见从文

化符号学角度切入的文章。笔者认为，借用符号学资源

可望进一步发掘古风音乐歌词中文化语汇的学术意义，

而本文自然也是一种扩展研究，是以已有的相关成果为

基础的，是离不开前辈学者的贡献的。

一、古风歌词的符号生成机制和

文化内涵解读

古风音乐作为当代流行音乐的形式之一，可以看作

一种复杂的符号活动系统。与一般流行音乐生产与流传

的基本环节相似，古风音乐的符号系统包括多个环节：

词作家的歌词（中国元素、“中国风”符号文本）；配器、

作曲家的音乐（传统、古典乐调）；歌手的表演（古风音

乐会、各地巡演）；机构媒介的传播（网络音乐媒体和直

播平台）；歌众特别是“粉丝”的传唱（“古风圈”的形

成）等。这里，每个环节都可以看作一个完整且独立的

符号编码、解码过程。本文着重探讨的是其中的歌词符

号系统。

歌词在歌曲的众多复合媒介中，信息最为清晰，是

歌曲意义的“定调媒介”，不仅决定着歌众的分层，也决

定着歌曲文化意义的分层及其营销结构的变化。① 因

此，解读古风音乐的歌词符号系统，不仅对其生产、创

作、消费和传播等相关机制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

义，更是对当前“汉语热”、“国学热”背景下中国元素通

过文化符号外化的叙事和表达具有现实意义。

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认为，“符号是携带意义的感

知”。这就是说，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

就是表达意义。或者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

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由此可见，符号和意义之间

有着密切的“锁合关系”。② 正是基于这种“锁合关系”，

古风音乐歌词中的文化符号得以被赋予具有中国元素和

古典色彩的独特意义，而这些意义和蕴涵又必须通过特

定的符号载体加以表达和实现。如果说古风音乐歌词文

本中的符号是抽象出来的、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形

式”，那么我们就可以讲，是最初的“物源”在歌众长期

积累的意识，以及古往今来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因

素的作用下，被符号化、标记化了之后，才生成了文化

“内容”。

赵毅衡将符号的“物源”分为三种：自然事物、人工

制造的器物和纯符号。③ 同时，郑文东认为，能成为文

化符号的事物主要包括文字典籍（如文学、电影、戏剧、

绘画等）、规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的社会组织各方

面的规定，如祭祀、祈雨等仪式）、器用（如长城、金字

塔、瓷器等）等几类。④ 笔者综合以上分类标准，对古风

歌词中的各类文化符号作了简单的梳理，如本页右上角

表格。

① 参见陆正兰《流行音乐的商品符号学研究》，载《符号与传媒》
2017年第1期，第5-18页。

② 参见赵毅衡著《符号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参见赵毅衡《符号与物：“人的世界”是如何构成的》，载《南京社

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35-42页。
④ 参见郑文东著《文化符号域理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物源

类别

示例

自然事物

动物

飞驳

青骢

鸿雁

春燕

青鸟

彩蝶

……

植物

松萝

兰芷

凌霄

青梅

梨花

杨柳

……

地名

巫山

未央

紫陌

红尘

秦淮

断桥

……

天象

参商

星辰

天河

孤星

霄汉

银汉

……

人工器物

器物

红罗

流苏

琉璃

金樽

箜篌

焦尾琴

……

食物

青杏

浊酒

桃花面

红酥手

龙膏酒

棠梨煎雪

寒梅煮雪

……

纯符号

节庆

乞巧

兰夜

上元

寒食

端阳

重阳

……

文学艺术

般涉

清商

蝶恋花

浮世绘

雕花笼

锦字（书）

……

表格 古风音乐歌词中的文化符号分布简表

流行音乐文化

116



季刊

下面，针对具体的符号生成机制及其文化内涵，笔

者选择其中的典型例子略作探讨。

（一）以“自然事物”为物源的

物源为“自然事物”的符号原本不是为了携带意义

而出现的，而是自然事物落到人的意识中，被意识符号

化、长期固化之后才形成了近乎约定俗成的含义。在古

风音乐的歌词语汇中，以“自然事物”为物源的文化符

号主要包括动物符号、植物符号、地名符号、天象符号

等几大类，这里仅从笔者自建的歌词素材库中每类选取

一个案例分别予以说明。

动物符号动物符号：：飞驳飞驳 古风歌曲《幽狐》的末尾一句“清

晌起，才记除却乞巧难见飞驳”较为生涩，不易理解，其

中“飞驳”一词更是该句的一大“拦路虎”。据《汉书·梅
福传》记载：“白黑杂合谓之驳。”看来，“驳”字在古代

不但能指一种颜色中夹杂着别的颜色，即“不纯净”，还

可特指白色与黑色混杂的事物。既然是一种可以飞翔且

白黑相间的事物，还只能大量出现于“乞巧”时节，则其

应指喜鹊无疑。

歌曲中代表“女主”的“幽狐”夜半沉溺于思念，泪

眼蒙眬之际幡然醒悟：牛郎织女尚且只有七夕节时才能

以喜鹊为桥见上一面，自己又何须伤感呢？由此她安慰

自己：缘分天注定，有情人一定终成眷属。这句歌词借

助中国文化中喜鹊的独特内涵极言爱之深、思之切，同

时传达了美好的祝愿。

我们看到，这个案例中的“喜鹊”本是自然事物，却

因为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神话传说被赋予了喜庆、吉祥

的色彩，有时甚至喻指男女姻缘。而用“飞驳”这一古

词进一步抽象“喜鹊”的文化内涵，则体现了古风音乐

惯用的“陌生化”表达技巧。从“物源”到“符号”再到

“意义”，符合歌众对物质的记忆和其经验的积累过程。

更重要的是，中国风古典意蕴（以文言语汇为形式）的

加入，使歌词的意境更加朦胧、脱俗而高远。

植物符号植物符号：：菟儿丝和松萝菟儿丝和松萝 此二者出自《幽狐》中

“遗君菟儿丝，点点芳馨附松萝”一句，都是歌中女主角

为向男主角表达爱意而相赠的礼物，也是主人公之间的

定情信物。巧的是，菟儿丝和松萝都属于寄生植物，也

都有药用价值，算得上“草药”，因此有学者认为它们名

异实同，是同一种植物。

“菟儿丝”也叫“菟丝子”，相传民间发现腰部或脊

骨受伤的兔子经常啃一种缠在豆秸上的野生黄丝藤，随

后就能奇迹般地令腰伤自愈。人们通过试验证实了该种

丝藤的药效后，便推广使用，称这种植物“兔丝子”。由

于它是草药，后人又在“兔”字上冠以草头。至于缘何

以此物相赠来表达爱意，可能是民间某些地区约定俗成

的婚俗。这正如《诗经·邶风·静女》中“自牧归荑”的

“荑”代表的是毛芽草，而我国古代就有赠白茅表示爱

意、婚姻的民俗。至于“松萝”，和《九歌·山鬼》中“若

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的“女萝”其实是同一

种蔓生植物，又依王力在《古代汉语》中对其的注解可

知，“女萝”或“松萝”其实就是“菟丝”。①《山鬼》是描

写爱情的浪漫主义楚辞体诗，因此后人便把女山鬼穿戴

的饰物或衣裳全都当作爱情的象征。

由此可见，“菟儿丝”和“松萝”从植物名、草药名

变成颇具古典特色的“文化标的物”这一符号生成过程

中，民间风俗（婚俗）和文学典籍（《诗经》、楚辞等）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风歌词很大程度上是对古代诗词

歌赋、“雅”文化的文学接受，因此，歌词中大量出现先

秦著作中的植物语汇，势必起到“纳雅入俗”、调节符号

语境的作用。古风歌词中具有类似生成机制的植物符号

还有兰芷、白莲、红梅等。

地名符号地名符号：：巫山巫山 众所周知，巫山是中国西部的重

要山脉之一，位于重庆、湖北交界地带，北与大巴山相

连，连绵起伏，是中国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分界标志

之一。同时，长江横穿其间，形成著名的长江三峡，即

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巫山地势险要，峡谷滩多水

急，以多云雾暴雨而著称。“巫山”在被赋予符号意义和

感情色彩之前，就“物源”而言，仍只是我国西南部的一

座大山，是自然风景的名字。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巫山不仅是著名的旅游

景点，还是古代诗文中常见的意象。此外，它也因巫山

神女的传说而常常被用来象征男女幽会或恋人约会的情

景。从《山海经》中助禹治水的瑶姬，到《九歌·山鬼》

中“采三秀兮于山间”（“三秀”指灵芝，郭沫若认为“于

山”实为“巫山”）的多情山鬼，再到《高唐赋》中“愿荐

枕席”、自由奔放的神女，最后到《神女赋》中“襄王有

意神女无心”、端庄温雅的淑女，这一系列神话传说都表

达了广大人民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对摆脱封建礼教束缚

的渴望。

古风音乐作为流行“复古风”的典型代表和宣扬中

国文化元素的艺术载体之一，其歌词语篇中自然也少不

了“巫山”的身影。《幽狐》中一句“歌高唐，忽恐缘如巫

山一刻”把女主人公担心自己与情郎的缘分会像楚王与

巫山神女那样仅止于梦中、转瞬即逝、再不可得的忐忑

心理和离别后的痴心落寞刻画得入木三分；《云笙叹》中

① 参见王力著《古代汉语》（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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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朝云散，飞羽忆巫山”更是将思妇对巫山云雨的

追忆与念想和笙歌散尽后的孤独与怅惘表现得淋漓尽

致。或许正如元稹所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

是云”，陶醉过巫山云雨的梦幻，别处的风景也就黯然

失色了。在古风音乐中，“巫山”这一普通的中国地名被

打上了传统文化“闺妇思君”的烙印，地名符号及其内

涵意义之间的“锁合关系”也呼之欲出。

天象符号天象符号：：参商参商 “参商”原为天文术语，指二十八

星宿中的参宿与商宿。由于这两个星宿在星空中此出彼

没、彼出此没，古人常以它们比喻彼此对立、不和睦，或

亲友隔绝不能相见，又或事物之间有差别、有距离。《左

传》上亦有相关记载。

《谁主沉浮·千秋诉》中的“若情到荼蘼，爱恨参商

月天西”和《问剑》中的“纵身死亦偿生前错爱，结发亦

难连参商”，都将“参商”视为感情隔绝的象征，以一种

莫名的悲壮感向听者传达出“错爱难偿”，即便结为夫妻

也难以相守若初、白头偕老的爱恨真谛，显示出主人公

的无奈与落寞。

古风音乐给“参商”这一自然“物源”赋予了“离

别、隔绝、相聚容易相守难”等含义，使其符号化、意象

化，借以推广到所有以离情别绪为主题的抒情风格古风

歌曲中。当然，换个角度看，这种泛化、堆叠的符号生

成机制，也是造成当今古风流行音乐歌词同质化、意象

千篇一律等弊病的原因之一。

（二）以“人工器物”为物源的

物源为“人工器物”的符号，例如器具、食物等，原

本是作为使用物制作出来的，仅具有使用价值，不具有

符号价值，也不用来携带意义。而当被认为携带上意义

之后，它们就被规约化、符号化了。这里笔者列举古风

歌词中的器物符号和食物符号，说明其生成机制和文化

内涵。

器物符号器物符号：：红罗红罗 《问剑》中有这样一段歌词：“鸾

烛摇曳了鎏金春房，掀喜帕偷觑美君郎。擎雌雄，不输

人；羞英豪，怎输阵？且尽玉醅酡红罗帐……”这里的

“红罗”是手工器物，属于古代“什物”的范畴。“罗”字

在古代有“带稀孔的丝织品”之义，因此“红罗”可作

“红色的轻软丝织品”解，多用以制作妇女衣裙或床帐帘

幕。受民间婚俗的影响，古时“红罗”由于其颜色喜庆

吉利，多用来借代“洞房”，寓意新婚的喜悦和甜蜜。这

样一来，原本只有使用价值的“红罗”便被赋予了符号

价值和象征意义。

此外，“红罗”还可暗示女子接受爱情，例如《幽

狐》结尾女主发出的慨叹：“自笑痴，自笑痴，挑红罗。”

这里，“挑红罗”是个新奇的比喻：愿意挑起红罗帐，说

明女主角已然接受了意中人和这段坎坷的爱情，一面自

嘲痴傻，一面又但求此情不悔。

我们看到，在这类器物符号中，符号意义被放大

了，器物符号化后的意义远远大于它原本的使用意义和

实用价值。甚至，有些器物（如“红罗”）我们现在已经

不再使用，其使用意义渐趋于零，语汇本身也成了古语

词中的“历史词”，但其符号意义仍得以保留或延续在古

风歌词或其他文化典籍之中。

食物符号食物符号：：红酥手红酥手 歌曲《因缘劫》中，“我有红酥

手，徒夸好颜色，当时弦上相思重按歌遍彻”一句，把琵

琶女的纤纤玉手和她高超的弹奏技法描绘得惟妙惟肖。

据考证，“红酥手”也是古代很流行的一种甜食的名

字。五代词人和凝在《宫词》中写道：“红酥点得香山

小，卷上珠帘日未西。”这句中的“红酥”，说的就是红酥

手，它原名也叫酥山，因被染成了红色，故得此名。另

外，古代文人笔记中也说，红酥手是江浙一带的特产点

心，因为形如佛手而得名。古代皇帝食用的所谓御用点

心里，也有红酥手以及玫瑰酥、桂花酥等。这是“红酥

手”作为食品“物源”的初始含义。

在古代，能够做红酥手这种甜食的大多是一些心灵

手巧的女子，因此，这个名字后来逐渐衍生出“女子红

润的手指”这一全新的义项。由于“红酥手”是古代食

品款式，当今已不复存在，它的使用价值（食用价值）已

经逐渐隐退，而符号意义、象征意义逐渐生成，成了符

号化的“纤纤玉手”。

（三）以“纯符号”为物源的

物源为“纯符号”的符号，本身就是为了表达意义

而创造的，如语言、艺术（音乐、电影、绘画）、文字、文

学典籍等。这里举节庆符号“乞巧”为例加以说明。

节庆本身就是一种“纯符号”，与民俗、绘画、建

筑、音乐等同属“后语言符号”的范畴。它们完全为了

表达意义、象征内容而存在，没有使用价值。然而，人

们也不是生来就能领悟各种节日的符号含义和符号价值

的，节庆文化“符号化”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对这

种直觉感知进行持续的意义解释，赋予感知以意义才能

完成。时至今日，几乎每位社会成员都知道在特定的节

日中应该完成哪些行为，这就是作为“纯符号”的节庆

“物源”被抽象出来，人们又对其进行了符号化的意义解

读的结果。古风歌词中的节庆符号也不例外。歌曲《兰

夜》就以乞巧节（七夕节）为主线，贯穿节日期间的各种

风俗人情，其歌词语篇可以看作一个以“乞巧”为主符

号的语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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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刊

“乞巧”指古代节日农历七月初七，是七夕的别名，

与中国的传统民俗有关。根据历代著名国画、诗歌的表

述以及文化典籍的记载可知，最早的“乞巧”代表的是

古代七夕节最为普遍的习俗，即少女们在七月初七的夜

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兰夜》歌词中所展现的各

地区的乞巧方式不尽相同，又各有趣味：姑娘们穿针引

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摆上些瓜果“乞

巧”……场面相当热闹。①

从文化语言学角度看，词语“乞巧”其实就是向织

女星“乞求智巧”的意思，寄寓了少女们单纯美好的心

愿和对爱情的无限向往；而放在七夕节的文化背景下，

它又多了一层“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祈福含义。

宋代秦观在其《鹊桥仙》中也提到“纤云弄巧”，其“巧”

字一语双关，在形容云彩变幻多端的同时，又暗示七夕

“乞巧”，仿若云卷鹊桥而来，溢出浓浓的情意。前面提

到的歌曲《幽狐》中的“才记除却乞巧难见飞驳”一句也

似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古风歌词的符号选用心理

根据古风音乐的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以及上述对

古风歌词的符号生成机制、文本文化内涵的解读，我们

就可以初步归纳出古风歌词作者的符号选择方式和选用

心理。

（一）基于符号“理据性”分类的选用心理

首先，赵毅衡曾经说明，符号学家皮尔斯认为符号

的“理据性”是其主要特性之一，并依据符号和它的对

象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

号三种类型。②

参照该分类，古风歌词中的动物符号（如飞驳）、植

物符号（如菟儿丝和松萝）和节庆符号（如乞巧）属于规

约符号，靠社会习俗约定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规约

符号的“规约性”使得符号的表意更加准确、有效。词

作者选择这类符号，可以使歌词语汇和中国传统习俗、

文化生活贴合得更为紧密。此外，这类符号的现成性和

特殊性，也使得它们很容易被从古代典籍中直接摘取、

借用，化用为具有浓厚中国文化色彩的歌词语句。

歌词中以“巫山”为例的地名符号，就其“物源域”

而言，应属“指示符号”；就其符号意义而言，将爱情比

作“巫山云雨”这一自然现象，既属于“像似符号”中的

“比喻式”，又可将“巫山”归入“规约符号”，因为自《高

唐赋》、《神女赋》等著名典籍之后，人们已逐渐接受并

固化了这一对符号与意义间的“锁合关系”。

最后，天象符号（如参商）、器物符号（如红罗）、食

物符号（如红酥手）等都属于“像似符号”，符号与意义

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根据某种像似特点确定的。词作者选

用这类符号，可以使表意更加生动、直观，让原本枯燥

的“物源”在歌词语汇中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些使用或

比喻，或形象，或暗指，并没有完全照搬和移植那些被

尘封在历史中、天象学术语中的“物源”，而是让符号具

备了新的象征含义，从而更好地与颇具“复古”之风的、

富有中国特色的古风音乐文本语境形成良性互动。

（二）基于文化审美心理的符号选择

此外，出于古风音乐特殊的歌词语体、文本语境和

目标受众，“纳雅入俗、古为今用”成了古风歌词在文化

审美上的主要追求。基于歌众探寻古典美、陶醉于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的审美心理，以“古语词”为符号形式的

歌词语汇必须存在，但又需要作词者灵活处理。比如音

乐符号“般涉”、“焦尾琴”，器物符号“红罗”，食物符号

“红酥手”，地名符号“未央”、“紫陌红尘”，由于相应的

事物在现代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也就成了已丧失使用价

值的“历史词”符号。而正是由于它们已经退出历史舞

台，选择它们作为歌词语汇，更容易引起歌众无尽的遐

想和追忆。

而另一些文化符号，比如“飞驳”、“青骢”、“乞

巧”、“松萝”、“兰芷”、“凌霄”、“巫山”、“桃花面”等则

属于“古雅词”符号范畴，即它们所指的事物在现实生

活中依然存在，只是称谓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变化。此

时，将它们在文言文和古代典籍中的名称移植到歌词

中，可以放大、加深、唤醒歌众对这部分古典元素的记

忆，从而取得进一步丰富歌曲审美内涵和文化意蕴的艺

术效果。

三、古风音乐歌词及其文化符号的

生产、消费与传播

下面，结合古风歌词文化语汇的符号学解读，笔者

仍以符号学为视角，对古风音乐的文化生产、消费与传

播做一简要分析和展望。

根据文化生产理论，文化生产的概念既包括文化商

品的工业化生产，也可以包括感觉、意识或意义的社会

① 参见叶舒阳《当代通俗音乐语境下古语词的文化义初探——以古
风歌曲〈幽狐〉为例》，载《大众文艺》2016 年第 24 期，第 157-
158页。

② 参见赵毅衡著《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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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其中，文化商品的工业化生产表现了文化生产与

社会其他生产形式的共性，而感觉、意识或意义的生产

则是文化生产独特性的展现。换句话说，文化生产的核

心是商品和意义，但商品只是载体，意义才是对文化个

性的追求，同时也是文化符号的携带物，更是最终的消

费对象。流行音乐属于大众文化，符合一般的文化生产

规律，古风音乐作为流行音乐的新形式，也不例外。

古风音乐歌词中诸多带有中国元素、古典色彩的文

化符号，是当前其文化生产链条中最核心的环节。不论

它如何以商业化的形式运作，生产出多少与古风相关的

周边文化产品（如时下流行的汉服、中国风动漫等），也

离不开歌词文本中能满足歌众重温经典、追寻古典情愫

之需求的文化符号。试想，如果抽走歌词中所有的文化

符号，古风音乐便无法再称为“古风”，因为一旦丧失核

心意义，包装、形式和载体就都只能是一副空壳。由此

可见，古风音乐与其他众多流行音乐的最大不同在于，

它对歌词、歌词中使用的文化符号及其携带的文本意义

的依赖性极强，而这也直接影响着古风音乐的文化生产

和文化消费。

陆正兰认为，任何文本的发送与接收，都必须有一

个“文本身份”（textual identity）作为支撑。所谓歌曲文

本的身份，包括体现体裁的文类身份、体现流派的风格

身份、体现性别的社会身份，以及体现用途的功能身份

等方面。身份不但是歌曲文本在文化中的定位，也体现

着它对文化的依托。① 同样，古风歌曲的文本身份，主

要体现在其“文白夹杂、异语并置”的话语体裁中和“纳

雅入俗、古为今用”的复古风格中，以及追寻经典、消费

中国元素的实际用途中。基于这种独特的文本身份和语

境，可以说，古风歌曲进行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生命

力和原动力，就在于微缩、凝聚着大量文化功能和文化

内涵的一个个文化符号。这些文化符号简洁准确、形象

直观，在被生产、创作出来，其意义被消费之后，又非常

便于歌众间的传唱和传播，也便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留

存、延续与推广。这样一来，古风音乐及其歌词文本便

完成了基于文化符号的“文化生产—文化消费—文化传

播”的生命历程。

由此可见，只要不丢失文化符号这个核心要素，古

风音乐的文化市场前景就是广阔的。伴随“汉语热”和

“国学热”的时代背景，在规避掉同质化恶性竞争、快节

奏大批量生产等弊病之后，古风音乐定能一跃而起，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小 结

古风音乐歌词以其文化符号为核心要素，按照符号

生成机制的标准，可分为以“自然事物”为物源、以“人

工器物”为物源、以“纯符号”为物源三大类，每一大类

之下还可进一步划分出动物、植物、地名、天象、器物、

食物、节庆等典型“古风”符号。本文所选案例中，中国

元素、古典内涵的代入也完全符合符号与意义之间的

“锁合关系”。在此基础上，笔者还从符号理据性分类和

文化审美心理这两个维度探讨了古风音乐歌词符号选择

的心理机制，以期为今后的歌曲创作、歌词鉴赏提供借

鉴与参考。最后，笔者对古风音乐基于文化符号的生

产、消费与传播机制作了简要的分析和展望，得出了基

于“文本身份”的古风音乐及其歌词文本在“文化生产

—文化消费—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符号和意

义的结论。

其实，除了音乐语言、文化符号上的审美追求，古

风作品在以新形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茶文化、酒

文化、饮食文化、医药文化、花卉文化、旅游文化、节庆

文化，等等）的同时，还创造了独特的艺术理念，即倡导

追寻古典情愫和怀旧元素，营造古朴、典雅的艺术氛

围，尽可能卓然于当下充斥歌坛的快餐式爱情歌曲。因

此，古风音乐应能以其文化符号和中国元素为依托，在

当今充满同质化焦虑的音乐文化市场中闯出自己的一片

天地。

（责任编辑：魏晓凡）

① 参见《流行音乐的商品符号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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